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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绪模仿是指对他人表情、声音、姿势等外在情绪表现

的自动模仿[1]。对情绪面孔的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觉察，

均发现个体相应面部肌肉的变化 [2，3]，表明了情绪模仿的存

在。情绪模仿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，促进对他人情绪

的理解[4]。Hatfield, Cacioppo和Rapson在他们所提出的情绪

感染的模仿-反馈机制中突出了情绪模仿的这一重要作用[5]，

也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[6，7]。然而，也有研究者指出，

情绪模仿本身存在局限性[8]，情绪模仿在情绪感染中的作用

受到一定争议。本文详细介绍了情绪感染的模仿-反馈机制

及其争议，然后结合情绪模仿的具身特征，重新剖析了情绪

模仿在情绪感染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。

1 情绪感染的模仿-反馈机制

1.1 模仿-反馈机制的内涵
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喜怒哀乐等情绪都可以在极

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人的身上“感染”给另一个人，这种感染是

如此迅速以至于当事人可能都无法察觉。Hatfield, Cacioppo
和Rapson描述了情绪的这种感染现象，并将情绪感染操作

性地定义为无意识地模仿和同步他人表情、声音、姿势和动

作的倾向，并最终实现情绪聚合的过程[5]。同时，Hatfield等

人构建了情绪感染的模仿-反馈机制，认为情绪感染包括模

仿、反馈和感染三个阶段[5]。在模仿阶段，人们会持续地、自

动地模仿和同化他人的面部表情、声音、姿势和动作等；在反

馈阶段，对他人面部表情、声音、姿势和动作的模仿引起了刺

激和反馈，而这进一步影响着个体的主观情绪感受；在感染

阶段，通过模仿与反馈，个体与他人的情绪时时同步，完成情

绪感染的过程。

1.2 情绪模仿促进情绪感染的证据
情绪模仿很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现象，婴儿（1个月、3

个月、6个月、9个月）在听到其他婴儿的哭声时，也会开始哭

泣，甚至还会伴随面部表情的变化[9]。Dimberg等人较早使用

面部肌电反应（Electromyography，EMG）技术探讨情绪模仿的

存在，结果发现，在不同情绪刺激下，个体会表现出不同模式

的面部肌肉运动，快乐面孔下颧大肌的活动会增强，而愤怒

面孔下皱眉肌的活动会增强[2]，即使只是无意识地观察情绪

面孔，这种面部肌肉的变化模式还是存在[3]。Rueff-Lopes等
人也证实了对声音的模仿的存在，研究者分析了 41名电话

中心工作人员的 967起员工-顾客的对话，编码了 8747个声

音系列，结果发现，员工对顾客的积极、消极声音均表现出自

动的模仿[10]。此外，所记录到的情绪模仿也可显著地预测个

体所体验到的情绪。Sato等人给被试呈现从中性到快乐动

态变化的表情，同时采用EMG技术记录被试的面部肌肉运

动，之后再让被试评定所呈现情绪刺激的效价，以表征个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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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体验到的情绪强度，结果发现，颧大肌的活性能显著地预

测对快乐表情的效价评定[7]。且高共情个体所记录到的情绪

模仿更明显，所体验到的情绪也更强烈[11]。

为了更直接证明情绪模仿对情绪感染的作用，排除情绪

模仿仅仅是感染情绪后的副产品，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操纵

情绪模仿的研究。Strack，Martin和 Stepper让被试用牙齿或

唇咬笔，从而促进或抑制与快乐情绪相关的颧大肌的运动，

结果发现，用牙齿咬笔时被试认为实验中的视频趣味性更

强，也就是说促进对快乐情绪的模仿，所体验到的快乐情绪

也更强[12]，且对快乐图片的识别也更快[13]。但咬笔任务下被

试的笑容僵硬，且面部肌肉持续运动，与自然的情绪表情不

同，为此，Dimberg和 Söderkvist进一步使用自动面孔运动技

术(The Voluntary Facial Action Technique)考察情绪模仿与情

绪感染的关系。在自动面孔运动技术中，被试要快速地对情

绪刺激进行反应，快乐面孔出现时皱眉或微笑，从而实现对

面部肌肉的自然控制，结果也发现微笑下对快乐面孔的愉悦

度评价更高，而皱眉下愉悦度更低[14]。也有研究者通过注射

肉毒毒素直接抑制皱眉肌的活动，结果发现被试在愤怒表情

下的杏仁核活性减弱[6]。上述操纵情绪模仿的方法隐含的假

设是，情绪面孔出现后，个体会自动地产生与之相对应的面

部肌肉的运动，如果此时通过一些方法控制面部肌肉的运动

使其与原先的运动相同或不同，则可促进或抑制面部肌肉的

运动，从而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。

2 对模仿-反馈机制的争议

情绪感染的模仿-反馈机制强调了情绪模仿在情绪感染

中的作用，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。但也有研究者指

出，该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，它过分强调了情绪模仿在

情绪感染中的作用，不能说明在“假笑”下个体为什么不通过

情绪模仿而发生情绪感染的现象[15]，且这种无意识的情绪模

仿在出生时比较普遍，但随着个体年龄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逐

渐减弱，进而被高级认知功能取代[8]。因此，情绪感染也有可

能是一种意识参与的过程，能判断情绪的真实性[15]，或者通

过社会比较而将他人的情绪作为与情境相符的反应[16]，而不

仅仅是无意识的情绪模仿参与其中的自动化过程。

Blairy，Herrera和Hess在个体判断情绪表情时同时记录

到相应的面部肌肉变化和情绪体验，但抑制或不抑制情绪模

仿的个体并没有表现出情绪体验的差别[17]，也就是说并没有

发现情绪模仿能促进情绪感染。此外，在测量情绪模仿的研

究中，个体并不会模仿厌恶的表情和陌生人的情绪[18]，情绪

模仿与对厌恶情绪的识别不存在显著相关[19]，也不会通过情

绪感染促进对情绪的识别[20]。更重要的是，Tamietto等同时

记录了被试在观看情绪面孔时的面部肌肉运动和瞳孔的直

径，分别作为情绪模仿和情绪唤醒的指标，结果发现，面部肌

肉运动和瞳孔直径达到峰值的时间均在刺激出现后1100ms
左右，也就是说情绪模仿并没有如模仿-反馈机制所预测地

那样先于情绪体验，相反，研究中所记录到的面部肌肉运动

很可能是个体感染到情绪后的面部反应[21]。

总之，对情绪模仿在情绪感染中的作用的争议除了集中

在情绪模仿本身的解释力有限外，并不是所有的实证研究中

均发现了情绪模仿促进情绪感染，情绪模仿可能存在，但与

个体所感染到的情绪体验无关。

3 情绪模仿与情绪感染关系的再分析

情绪感染的模仿-反馈机制突出了情绪模仿在情绪感染

中的作用，却忽略了情绪模仿发生的条件，因而受到其他研

究者的批判，认为无意识的情绪模仿不具备普遍性，难以解

释所有的情绪感染过程。针对这一分歧，本文从情绪模仿本

身的具身特征出发，重新分析情绪模仿与情绪感染的关系。

3.1 情绪模仿的具身特征
具身情绪理论将不同的模仿研究整合起来，说明了情绪

模仿促进情绪理解的原因，突出了情绪模仿本身的特征和产

生的条件。具身情绪理论强调身心的协同作用，突显了身

体、神经系统和外在环境在情绪形成中的共同作用[22，23]。当

个体知觉到情绪刺激后，会通过模仿唤起自身关于这些情绪

的“感觉-运动系统”，从而产生“共鸣”和感同身受[23]。从具

身情绪的角度来说，与身体相关的模仿（亦称为具身模仿，

embodied simulation）的作用在于用身体表征外在刺激从而

再利用个体自身的与外在刺激相符的心理状态或过程，进而

理解和加工外界情绪信息[24，25]。具身（embodied）是相对于离

身（disembodied）而言的，在个体发展的早期，抽象推理能力

尚未成熟时，或者对于成年个体而言，不能借助已有的语义

联系加工新异刺激时，个体更倾向于用具身的方式理解外在

刺激[26]，用身体表征外在刺激的知觉特征，进而调用相关的

经验，最终产生相似的心理状态。因此，以理解他人情绪为

目的的情绪模仿，也会呈现出具身的特征，只有在一定的刺

激和任务条件下，才能产生，进而感受到他人的情绪，成为情

绪感染的一条路径。

3.2 情绪模仿促进情绪感染的条件
3.2.1 情绪刺激 不同的情绪刺激，个体所进行的加工方式

是不一样的。对于高强度的典型情绪刺激，如对蛇的恐惧，

对特征的知觉加工即可完成刺激的简单识别与理解；而对于

高级情绪刺激（如道德情绪），则需要运用相关的概念线索进

行加工；介于两者之间的情绪刺激，其具有一定强度的知觉

特征但这种特征又没有强烈到能运用简单、高度自动化的知

觉策略，且不具备相应的概念知识网络，则需要用身体表征

的方式借助经验线索进行识别 [27]。这也正说明为什么用

EMG技术所测得的面部肌肉运动会影响个体对无意识水平

下愤怒情绪的体验，而对意识水平上愤怒情绪的体验则与面

部肌肉无关[28]。位于意识水平上的愤怒表情知觉特征明显，

直接进行知觉加工即可体验到相应的情绪，而无意识水平下

情绪的知觉特征减弱，个体需要运用情绪模仿的机制进行识

别和体验。此外，抑制与情绪相关的肌肉的运动，也只是削

弱了对短暂呈现的或相对模糊的情绪的识别[26]。因此，不同

类型的情绪刺激对情绪模仿的依赖程度不同，即使同是典型

的情绪，当呈现方式不同使得知觉特征表现出差异时，也会

表现出对情绪模仿的不同依赖程度。总之，个体更倾向于用

情绪模仿的方式感染微弱的、低强度的、与概念无关的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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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任务类型 除了情绪刺激本身对情绪模仿的依赖程

度不同外，任务要求，即对情绪刺激的加工方式，也会影响情

绪模仿与情绪感染的关系。在理解高级情绪的内容时，个体

更多是运用已有的知识概念[26]或高级认知系统[29]，如“内疚”

一词表明个体的某种行为给他人带来了一定伤害。但当需

要对所呈现的情绪概念进行内部属性加工时，个体倾向于调

用身体资源来理解情绪概念。在加工同一情绪词（英语单

词）时，判断首字母是大小写并不能诱发面部肌肉运动，只有

在任务中需要判断其是否与情绪有关时，才会表现出情绪模

仿[30]。且当需要对刺激进行细致地分辨或识别任务很难时，

情绪模仿才会促进情绪的体验，特别是增强对微弱的、低强

度的情绪的感染[4]。因此，只有任务涉及情绪加工时，个体才

更倾向于用情绪模仿的方式进行情绪刺激的加工。

3.3 认知推理的影响
采用情绪模仿的方式感染他人的情绪，强调的是由外在

情绪刺激所引起的个体内部的心理过程的重新演绎，并不涉

及认知推理在其中的作用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情绪模仿对情绪

感染的作用并不会受到认知推理的调节。对自己与他人关

系的识别会影响个体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内在表征[31]，关系越

亲密，个体基于他人所进行的内在表征越符合自己已有的经

验，重合度越高，也就是说关系的判断会影响情绪模仿的程

度进而产生情绪体验的差别。Wang和Hamilton等人针对认

知推理与模仿的交互作用提出了模仿的社会自上而下反应

调节模型（social top-down response modulation，STORM），认

为个体在模仿他人时会有两个系统同时运行，即镜像系统

（mirror neuron system）和认知推理系统（mentalising system），

镜像系统执行模仿动作后，位于颞顶联合区(Temporo Pari⁃
etal Junction)和内侧前额叶（Medial Prefrontal Cortex）的认知

推理系统也会进一步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或社会特征，进而

共同决定模仿的效果[32]。这也正佐证了Hafield等人最近提

出的情绪感染的第四阶段，认为个体会同时结合认知评价策

略以及采用模仿所感染到的情绪，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绪
[33]。因此，情绪模仿影响情绪感染的效应还可能受到关系和

情境判断等认知推理的影响。

3.4 小结
模仿-反馈机制强调情绪模仿在情绪感染中的重要作

用，但这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。本文从情绪模仿本身

的特征出发，结合具身情绪理论，重新了分析情绪模仿与情

绪感染的关系。当情绪刺激的知觉特征不明显时，个体更倾

向于用情绪模仿这一身体表征的方式，实现对情绪刺激的体

验和识别；当任务中需要调用具身经验时，个体也会采用情

绪模仿的方式进行情绪概念的内部属性加工。因此，个体是

否采用情绪模仿的方式实现情绪感染，取决于特定的情绪刺

激与任务；同时，情绪模仿对情绪感染的作用也会受到认知

推理的影响。这些均提示，情绪模仿参与情绪感染的机制越

来越复杂，原先在任何情境下均会自动发生的情绪模仿的解

释性越来越有限，情绪模仿越来越显现出基于社会关系和社

会情境判断的社会化，未来研究可以深入剖析情绪模仿的这

种社会化，以理清其在情绪感染中的作用机制。

此外，在探讨情绪模仿与情绪感染的关系时，情绪模仿

的测量是关键的问题所在。目前情绪模仿的测量可分为外

在测量与内在测量，外在测量主要采用各种方法测量与所

“感受”到的情绪的外在表现的吻合程度，包括面部表情[7]、身

体姿势[34]、声音[10]等，内在测量主要考察与情绪模仿相关的感

觉运动皮层的活性，如μ波抑制[35]。之后采用统计方法等技

术进行情绪模仿到情绪感染的路径分析[7，36]，从而验证情绪

模仿在情绪感染中的重要作用。但不同的情绪对于外在情

绪表现的依赖程度也不同，控制相应面部肌肉的运动会减弱

对恐惧、愤怒、高兴、悲伤等情绪的体验，但并不影响对惊喜

和厌恶情绪的体验[37]，这可能是因为恐惧、愤怒等情绪比惊

喜厌恶等情绪更依赖于面部表情这一线索。因此，在测量对

情绪刺激的模仿时，应针对不同特征的情绪测量与之相适应

的情绪线索的模仿，这样才能得到情绪模仿促进情绪感染的

真实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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